
金溪文苑 32023年6月22日 星期四

责任编辑：王娜 电话：0570-6660365 投稿信箱：khrb@163.com

JINRI KAIHUA

郑凌红

白白餈筒美，青青米果
新。衰迟重时节，薄少遍乡
邻。梅市花成幄，兰亭草作
茵。极知欢意尽，强起伴游
人。

很多年前，我在上面这
首诗中，第一眼的感觉便聚
焦在“餈筒”上，果不其然，它
就是蜀人对粽子的雅称。后
来，在循环往复的日子中，亲
眼所见，亲口所尝，对粽子有
了更多的了解。原来，粽子
里也有一个个世界。端午，
是它盛大的外衣，带着汨罗
江的点点哀愁，勾起国与家
的爱恨情仇。当然，纪念的
人除了屈原，还有介子推、伍
子胥、曹娥，惊奇的是时间与
空间即使跨界，却在五月初
五得到了高度统一，一路至
今。

粽子，大江南北都是熟
悉的，只是凑近了又有了生
疏感。这种感觉就像看字，
初看时是这个字，细看了反
而不像。也像照镜子，初看
自己长得还像自己，细看了
原来也不忍直视。粽子的别
名首先从《表异录》走来：“南
史大官进裹蒸，今之角黍
也”，因此取名裹蒸。接着也
叫“不落荚”。《戒庵漫笔》有
云：“镇江医官张天民在湖广
荣王府，端午赐食‘不落荚’，
即今之粽子。”再往下走，叫
法是“白玉团”。这是陆游从
元稹的诗“彩缕碧筠粽，香粳
白玉团”演化而来，陆游是名
人，他顺口说了句：白白餈筒
美。就在朋友圈里传开了，
后面大家也觉得这名好听，
像一顶帽子戴在了后来通称
叫“粽子”的头上。最后一个
是“角黍”，受众和传播度都
不广，属于小众派，但有历史
的厚重感，从春秋时期走来，
确切的时间至少比屈原多走
了几百年。

就是这样一种食物，虽
不是正统意义上的主食，但
在岁月长河里抚慰了多少人
的口腹之欲，进而撞击了骨
子里的气节，让心灵得到了
时时放心不下的苦思冥想。
放不下的，最先开始的总是
外在的欲望。芸芸众生，并
不是每个人都会关心一个粽
子的前世今生，就像我，吃过
了那么多粽子，却对碱水粽
倍感陌生。

陌生是因为接触得少，
或者说吃得少。当然，这个
少字，总掺杂着原因。我从
小到大，吃得最多的就是“菜
粽”。菜，也简单。主要是酸
菜，偶尔是咸菜。辅以简单
的一丝腊肉丁，便串联了十
几年的美好记忆。如果说，
童年的美好对人的一生至关
重要，那我的美好，多半得感
谢那些看似寻常却又不寻常

的吃食。粽叶的手感、色感、
清香感，总让我在某个瞬间
觉得生活是那般美好。

锥形、秤锥形、菱角形、
枕头形，茭叶、芦叶、竹叶、荷
叶，甜、咸、赤豆、蜜枣、红枣、
豆沙、咸蛋黄、虾仁，伴随着
空间的转换，时间的星移，让
我佩服于每个人对吃这件事
一直未曾放弃过追求和努
力。记得有一回，在一宗祠
内，看到了关于宫内粽子的
描述，画面感十足。前为《开
元天宝遗事》：宫中每到端午
节，造粉团、角黍，贮于金盆
中，以小角造弓子，纤妙可
爱，架箭射盘中粉团，中者得
食、盖粉团滑腻而难射也。
都中盛行此戏。”这种代入
感，对于今人往往只可遥想
而鲜有其情致也。

所幸，生活会拐弯，顺带
就把食物也拐了过来。人都
不喜欢偏安一隅，一如对食
物的挑战或是迎接。老家在
北，西南有一桐花小镇。清
明后，端午许，桐花一开始热
烈，就像那里的人们开始为
碱水粽忙碌。勤劳的天平不
自觉地偏向各村的巧妇，她
们的祖先是闽南人。移来的
风，未变的俗，让这个地方有
不俗的气质。第一眼见到它
时，它是明艳艳的黄。这样
的着装，在粽子界不多见，至
少与我此前见过的有差异，
有代沟。它的制作者告诉
我，它的艺名叫碱水粽，土名
唤作黄金粽。我立马便能领
悟，它最爱的是土名。时光
机器不会偷懒，它会告诉你，
在有点遥远的东汉末年，闽
南地区就有人以草木灰水浸
泡黍米包成粽子。这份乡
愁，传给了一个叫开化桐村
的大片土地，它的桥梁是迁
徙，它的命理是顺其自然，它
的优点是传承中创新。说是
小吃，但内里大有乾坤。这
种像平衡阴阳的食物疗法，
具有科学性。碱水泡糯米，
食之酸碱平行，可谓养生之
大道，既躲过了庸常的裹腹
与油腻，又让一个粽子有了
更内里的探究。

探究的是它的精髓，碱
水。黄稻草是主料，也有用
山茶油果壳。黄稻草原先农
村里的人很熟悉，如今小一
辈的对它已较为陌生，稍微
生得早一点的，在耳朵里有
印象，在童年的记忆里有存
单。大多数的人，偶尔在田
间地头看到过几眼，但因为
没有探究，便成了过眼云
烟。话说回来，黄稻草洗净
晒干后烧成草灰，倒在纱布
上，再用滚烫的热水冲下，沥
出的汁水，就是最原始的“碱
水”。这是美食的造物主，所
有的神奇都是它发出的江湖
号令。一场看似悄无声息的
武林大会，正在倒计时。糯

米用碱水浸泡，时间必须要
一个晚上。一个晚上，对于
主妇们来说可能是不想睡或
有期待的。泡后的糯米略黄
且黏，这是视觉和触觉的认
同感。新鲜的粽皮、箬叶，是
制作前的心头好。糯米洗
净，沥水，倒碱水拌匀，待碱
水被米粒吸收后，再倒入生
油。竹箬用清水洗净浸泡在
清水里，取竹箬两张，折拢成
尖角斗形，放入糯米，再捞取
两张竹箬插入尖角斗形粽的
左右两边。两边竹箬先是向
里折拢，再将前后竹箬向里
折拢，裹包成四角相等，中间
稍有隆起的长形五角米粽，
用线绳从左到右扎牢。只见
闽南后人随意切换手和线绳
的频道，放松而自然。末了，
再把粽子摇一摇。凭着经
验，能听出方寸之间的道
场。米粒会动，心满意足，放
下粽子，继续下一个大致相
同的动作和神态。方方正
正、棱角分明，透着指时可待
的烟火期待。

那是一时，也是一瞬，又
像是一天，亦或是一世。于
人生而言，美妙在一念之间，
欲念在须臾之间，思想在少
顷之时，这短短的刹那，穿越
了远方的人和现世的人，穿
越了古老的文明和现代的文
明，穿越了旧时的记忆和今
朝的记忆，把原本不相干的
人系在一起，像粽子上的线，
缠缠绵绵，牵出了三生三世
的缘，或许是十里桃花，或许
是南柯一梦，却总是在味道
之外，才下眉头，却上心头。

在时间的滋润下，碱水
粽呼之欲出。蒸气缭绕，拨
开外衣，色泽浅黄，晶莹剔
透，蘸点白糖，咬一口，软糯
清香、回味无穷。这是甜的
分支和进化，让咸味被淡出
视野，退场大批粉丝。而甜
味，则抚慰了尘世间的种种
平淡和看似放不下却轻如鸿
毛的忧愁，让品尝之后的众
生多一些思考。思考的是来
时路，思考的是为什么要出
发，为什么要传承，亦或者是
再进一步的创新。

我恍惚中看见屈原向我
招手，只是这招手的时间不
长。后又摇头，低头的瞬间，
是欲言又止的心事。他告诉
我，他不需要被念念不忘，他
需要的是对谷物本身的虔
诚，如夏至以角黍祭祀祖先
神灵的习俗生生不息，如尊
崇听命于东晋范注《祠制》所
欲抵达的阴阳相合，驱邪纳
福，万世平安。

姚晓侬

小暑

小暑节迎渐日长，石榴初果始芬芳。
远山掠影夕辉热，近水含烟晨雨凉。
梅季无常桑地浸，狂飙有意黍苗伤。
年年防汛不松懈，确保丰收满囤粮。

大暑

烈日炎炎如火灼，热风吹雨柳丝薇。
蝉鸣蛐唱骚音扰，犬吠鸡啼乱曲飞。
但见禾苗垂倩影，却怜菡萏瘦芳菲。
难熬炙热盼秋意，迎送清凉夏月归。

立秋

暑去秋来伏未央，高温肆虐灼禾伤。
蝉鸣柳树声声急，犬吠农庆阵阵狂。
犹喜满园瓜果熟，欣闻遍野稻花香。
山乡处处芬芳在，月上西楼夜自凉。

处暑感咏

节逢处暑桂枝香，稻穗飞花人正忙。
灌溉防枯勤管理，除虫捉虱保丰粮。
悠闲月下尝瓜果，围坐亭台品酒浆。
稼穑虽艰农户乐，弄弦吹笛是平常。

白露

白露茫茫秋夜凉，石榴含笑菊花黄。
坐看牛女银河锁，却叹嫦娥冷月伤。
春种秋收农户乐，拉吹弹唱凤鸾翔。
人间幸福悠然度，不觉又闻丹桂香。

秋分

八月欣闻丹桂香，秋分昼夜转天凉。
红枫岭上竞枝艳，菡萏池中已卸妆。
仰见蓝天翔白鹭，嬉看碧水荡鸳鸯。
田间晚稻正抽穗，一抹余辉映梓桑。

寒露

晨起推窗空气爽，秋风萧瑟透心凉。
远看西岭红枫艳，近赏东篱锦菊黄。
寒露惊秋珠叶润，桑榆非晚果茶尝。
春花小麦此时播，节气轮回稼穑忙。

霜降

晚秋多雾绕云冈，晨露珠凝满地霜。
芳草枯萎垂首泣，梧桐叶落秃头伤。
满山红柿靓枝艳，遍地黄花吐蕊香。
万物兴衰皆有定，九州史话颂羲皇。

立冬

秋尽冬来草木凄，斜阳残月晓星移。
路边杏叶追尘落，野外生灵觅洞栖。
冷雨霏霏寒意袭，朔风瑟瑟鸟哀悲。
梅兰菊竹独争秀，陌上妖娆尚可迷。

小雪

一夜朔风追得紧，推窗猛见玉龙飞。
原驰蜡象山乡美，山舞银蛇景色晖。
稚子携朋嬉雪闹，老翁取火煮茶围。
举杯把盏心头暖，翘盼来年送吉薇。

剥个碱水粽 二十四节气（二）

源头诗话
山乡滋味


